
为300家博物馆“定制”AI讲解员
让世界文明留下数字印记

罗弼文的突破口来自博物馆。
2023年，当团队为AI寻找最佳

“数据源”时，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文
物。在采集数据过程中，他们注意到
一个细节：游客租用的讲解器播放的
是MP3录音，而真人导游既贵又难找。

“要不给博物馆做个AI讲解员？”
团队没打招呼，自己花了两个月做出原
型，拿去给馆方看。没想到，上线第一
周，超过72%的用户选择使用AI讲解。

这款AI讲解员不仅解决了讲解问
题，更打开了数据的宝库。“我们现在

每天单个博物馆能产生10多亿条用户
对话数据。”罗弼文说，这些数据能精
准反映游客动线、兴趣点，甚至厕所位
置，帮助博物馆优化展陈。温州博物
馆在使用的第二个月，就根据数据调
整了临展选择。

截至目前，这款AI文物讲解员已入
驻海内外超300家博物馆，包括卢浮宫、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今年，团队计划
将这个数字提升到10万家。“全球每座
城市，只要有博物馆，至少有一家能用上
这款AI文物讲解员。未来，我们计划为

全球博物馆免费开放AI文物讲解员。”
“我们还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情。”

罗弼文说，他们已经和武汉大学教授
谈好合作，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
作，做“人类文明档案”。“我们要把全
球各国、各民族的文明，用数据和AI的
方式记录下来。”

罗弼文解释，全球现在有7000多
种语言，但每隔两周就会消失一种。

“我们不是一家只做中国文化的公司，
而是一家中国企业，为全人类文明建
档。”

人工智能卡片30美元一张还卖断货
95%的购买者来自美国

真正让数命科技“破圈”的，是一
张小小的AI卡片。

最初，团队为了解决用户扫码讲
解易中断的问题，给每位扫码的游客
送了一张印有二维码的明信片作为

“伴手礼”。没想到，这张明信片大受
欢迎。

前年年底，团队联合荆州博物馆
推出金箔主题收藏卡，限量300多套，
两天售罄。一位外省小女孩专门打车
过来，一口气买了12张。这直接催生

了“Mark印”卡片的诞生。
“Mark是印记，印代表‘我要在这

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记’。”罗弼文解
释。每张卡片印有一件文物，扫描背
面二维码，你可以给文物讲故事，你的
故事会被AI永久记录，还会讲给全球
其他拥有这张卡片的人听。

“文物已经存在成百上千年，它能
带着我的记忆、我的故事去存在更
久。这种仪式感，海外用户特别买
单。”罗弼文说。

去年年底，这款卡片在海外一经
发售便引发轰动。单张售价30美元，
累计卖出100多万套。90%的用户一
次性购买12张（300多美元），购买者
中95%来自美国，还有日本、新加坡、
法国。海外高中生把它当作“year
book”（年鉴），每月用一张记录青春。
播客博主用它开启新的节目篇章，记
录人生的重要节点。

“我们基本完成了让中国文化出
海的初期目标。”罗弼文说。

6月底实现“无场地化办公”
将全权委托AI助理接受采访

如今，数命科技在深圳、上海、北
京都有办公地，纽约还有注册公司主
体，但罗弼文的目光已投向更远：一场
办公模式的革命。

“我们正在推行‘无场地化办
公’。”他说，把场地从线下搬到线上，
不是简单平移，而是能提升6到7倍的
生产力。公司正在准备退租，只保留
一个机房。所有员工将撤掉个人电
脑，统一使用云端的电脑，再给每个岗
位配备AI助理。

“你是一位导演，公司就给你配AI
剪辑师、编导、场记。你是一位新人，

公司就给你配‘一圈’辅助岗位做执
行。”罗弼文说，“未来我们公司再怎么
成长，人数不会超过20人。”

这个模式，罗弼文计划今年6月底
实现。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若是之
后采访他，他将全权委托给AI助理替
他回答。

在刚刚落幕的东湖高新区AI+行
动推进大会上，罗弼文宣布，推出全球
首个AI寄养平台——“寄养一只虾”。
企业或个人可以把AI送到平台上，由
平台负责“养育”：安装、训练、适配生
产需求。AI的归属权永远属于用户，

随时可以“接回家”。
“未来，去上班的不是你自己，而

是你训练出来的AI分身。”他说。这
个平台就像一所AI学校，让AI在这
里出生、诊断、学习、毕业，然后直接上
岗。“它不再是被调用的工具，而是属
于每个人的、可以被培养的数字生
命。”

从硅谷到光谷，从分文未赚到营
收2亿元，罗弼文的“折腾”从未停止。
他给10年前的自己发了一条微信：“你
想做的事，没错。”如今，这个答案正在
被市场和时间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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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新势力封面人物

从硅谷到光谷，创业前6年分文未赚，
如今营收超2亿元。AI讲解员、30美元一
张的文创卡片、“无场地办公”背后，这位30
岁的“折腾者”对技术、创业与未来有何独到
见解？近日，长江日报记者与数命科技（武
汉）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罗弼文进行了
对话。

记者：从硅谷到光谷，为什么最终选择
了武汉？

罗弼文：我们当时分析，人工智能有三
大要素：算力、数据、算法。武汉占了两项。
算力方面，武汉在华中地区算力规模处于领
先地位；数据方面，武汉地处“九省通衢”，具
有数据传输优势。同时，武汉是全球在校大
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为“一人公司”蓬
勃发展提供了元动能。

记者：创业前6年分文未赚，最难的时
候怎么熬过来的？

罗弼文：那时候我们在居民楼里办公，
楼上住人楼下干活，3年多时间团队只有不
到5个人。留创园帮了大忙，他们全程线上
帮我们办理入园手续，给了“三免两减半”的
政策，带我们搬到光谷软件园。要不然我们
都开不了工了。其实我从小就明确自己要
做什么：成立一家企业，搞点大事情。所以
心态反而还好，就是埋头做。

记者：最近“龙虾”很火，但很多人觉得
它像个“人工智障”，你怎么看？

罗弼文：“龙虾”本质上是一个新生宝
宝，具备极其强大的成长性，但本身不具备
太多实际作用。它强在可以“外装技能”，就
像手机需要安装App才能发微信一样。我
们公司为什么能用AI完成 80%的代码、
90%的美术设计？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年里，
一直在给AI配置各种“技能包”。普通人买
的只是一个“空壳AI”，而真正的AI生产
力，需要“技能加持”。所以很多人来找我们
取经，我们也被倒逼着推出了“寄养一只虾”
AI代养服务。

记者：让AI干活，如何解决安全问题？
罗弼文：我们的方案是让AI互相牵制，

各司其职。我们有业务AI，只负责执行具
体工作，本身不存数据；还有安全AI，代号

“破军”，专门负责数据管控。业务AI申请
数据时，安全AI会判断合理性，只给必要的
数据。就像一家公司，财务部不能自己随便
花钱，得走审批流程。AI也一样，权限分
散，才能安全运行。

记者：你提出“无场地办公”，未来甚至
要全权委托AI分身接受采访，不怕失控吗？

罗弼文：不是失控，是解放。以前我们
是10%的时间思考，90%的时间生产；现在
反过来，90%的时间思考，10%的时间验
收。AI不是替代人，而是让人从重复劳动
中解放出来。至于AI分身接受采访，它输
出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有我的逻辑框架和价
值观。它替我表达，但表达的是我的思想。
这跟现在你采访我，本质没有区别。

记者：30岁了，还觉得自己是少年吗？
罗弼文：少年不少年，跟年龄没关系。如

果数字生命能够实现，就不存在少不少年这回
事了。只有心态，没有年龄。我从小就意识
到，时间如果不去抓住，它就没了。做好当前
所做的事情，我就觉得能够对得起这一生。

记者：作为一名在武汉创业的年轻人，
你觉得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发展浪潮中扮演
着怎样的角色？

罗弼文：先锋。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不
是模仿，全是在开拓。从实际效果看，我们
的开拓是正确的，市场确实存在相关需求和
认知。不是政策出来了我们再去拿驱动，而
是我们自己保持自驱，一直往前。

（长江日报记者冯雪）

“开拓者”罗弼文：
营收2亿元只是开始

长江日报记者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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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财经评论

在武汉光谷，一家名为“数

命科技”的公司正在重新定义

AI（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走

进公司办公区，你可能会看到

这样一幕：有人对着同事工位

上的二维码扫一扫，便开始“对

话”。不是找本人，而是与他的

AI数字人预约会议、借阅图书。

这是数命科技公司已运行

两年的日常。它的创始人罗弼

文，一位30岁的“开拓者”，刚刚

交出一份亮眼答卷：去年公司

营收突破2亿元。而就在此前6

年，这家公司分文未赚。

2018年团队从硅谷来到光

谷，蛰伏6年，一朝破局，罗弼文

凭什么？

数命科技创始人罗弼文。

数命科技为成员每人配置一台电脑用于训练自己的“龙虾”。

黄仁勋在最近的英伟达 AI 大
会上，近两小时演讲 70 多次提及

“Token”。传递的信号是，AI 底层
逻辑已变，一切归宗于Token，是AI
思考的最小单位，也是智能服务的

“货币”。
在这个日均消耗量高达 30 万

亿级的“硬通货”面前，国内缺少统
一的中文名。学界与业界展开一场
关于“命名权”的较量，这绝非简单
的翻译问题，而是智能经济“度量
衡”的争夺。

为何取名如此之难？因为To-
ken身兼二职：既是技术上的“信息
颗粒”，又是经济上的“计价单位”。
这就好比当年的“电”，若只叫“伏
特”是物理概念，只有叫“度”，百姓
才懂如何交电费。

目前，几派观点各执一词。“词
元”派源于语言学，但在AI能画图、
剪视频的今天，显得格局偏窄。“模
元”派提出，强调大模型与多模态，
试图让概念更包容，但有人担忧其
过度绑定“模型”这一工具；“算元”
派直指计算与成本，务实却少了智
能的灵动。

命名的困境在于，太学术了，大
众听不懂；太通俗了，专家嫌不准；
太技术了，投资人觉得没想象力。
每一个名字，都像是给大象画像，画
出了鼻子，就丢了尾巴。

之所以急着定名，是因为To-
ken已经“出圈”。它不再是工程师
的代码，而是账单上的数字、企业的
成本线、国家的竞争力。黄仁勋提
出的“Token 工厂经济学”表明，未

来数据中心就是生产Token的工厂，核心竞争力
取决于“单位Token成本”和“Token吞吐量”。

名字就不再是代号，而是“度量衡”。历史上，
统一度量衡换来了商业繁荣。AI时代若叫法五
花八门，交易成本和认知壁垒将居高不下。

中国模型调用量占全球60%以上，拥有最大
的市场和最丰富的场景。我们理应拥有定义这一

“度量衡”的话语权，这是产业成熟的标志。
语言自有生命力，它像一条河流，最终会冲刷

出最适合的河床。“词元”有它的历史积淀，“模元”
有它的未来视野，“算元”有它的经济理性……最终
胜出的名字是在万亿级交易和调用中“用”出来的。

对于现在来说，争论本身比结果更有意义，说
明开始认真审视这个智能新物种的经济属性。

无论最终叫“模元”“智元”还是其他，只要能
让卖菜大妈看懂 AI 账单、让小学生理解模型运
作、让中国企业在全球AI经济中掌握定义规则的
能力，就是好名字。 （ AI财评）

什么是Token？
在AI的世界里，Token是模型

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无论是
用户的提问，还是AI生成的一段代
码，最终都要被拆解成Token来完
成运算。正因如此，Token调用量
成为衡量AI模型活跃度和产业价
值的关键指标，Token 调用量越
高，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创造的
实际价值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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